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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娟今年不知多大，嫁到哪儿去
了？

她们村叫残虎堡，在晋蒙交界，
地势很高。站在堡墙上能够看到内
蒙的一些村落还有灰蒙蒙的远山，以
及西北边一个白色的点子，那是一片
水。

那年春天，青草才发芽，我来到
这个村，住在亲戚家里。这个村有一
伙女孩儿，从十五六岁到十七八岁不
等，大约七八个人。她们一天到晚形
影不离，走东家串西家，嘁嘁喳喳，打
打闹闹。

有天早晨，我正在洗脸，她们来
了，坐在西房炕沿上打毛衣，不时向
我这边探头探脑，咬耳说话，嗤嗤傻
笑。

我走过去，看看她们打的毛衣，
都是旧线，颜色很杂，并且粗枝大叶，
针线不匀，就由不住发笑，说：“假装
打毛衣呢？你们打出的网兜兜，装苹
果肯定漏不了。”她们就笑，一个说：

“我们才学，一下哪有那么好。”一个
说 ：“ 你 笑 话 我 们 ，你 连 这 几 下 也 不
会。”我说：“这就是你们的营生，要做
就做好，哄谁呢？”她们不说话了，挤
在边上的那个姑娘说：“我们打得不
好，我们村数丽娟手巧了，打毛衣，做
针线，茶饭也做得不赖。”

我问：“谁是丽娟？”
她们说：“看你这话说的，丽娟就

是丽娟，她在家喂猪呢。”
以后我认识了丽娟，她正处于发

育期，剪发头，有点瘦，一笑就露出一
对虎牙。因为常笑，常常用手臂挡住
脸面。她的上衣旧了，袖子很短，腕
子很长，手很粗糙，那是经常做家务
的证明。

有天，我到她家闲坐，天黑了，她
妈张罗着做饭。炕头上的面已经起
好了，准备用去年的腌肉包包子。我
要走，丽娟说：“我知道你不吃肉，我
给你包些素包子。”

她用熟山药和了白菜豆腐，又到
院里拔了几棵葱，倒了一股胡油。那
馅 子 经 过 她 的 精 心 调 配 ，蒸 出 的 包
子，散发着自然与大地的清香。

在这个村住了些日子，我想到稍
远的内蒙走一走，丽娟妈对我说：“内
蒙你不熟，那边有我家的亲戚，让丽
娟领着你去！”

清早出发，太阳刚刚升起，田野
有雾。翻 过 几 道 山 梁 ，看 到 那 个 白
色 的 点 子 原 来 是 一 个 大 湖 ，湖 边 堆
满很多破碎的瓦片。湖的南边是一
个村庄，丽娟说：“这是双古城，能捡
到铜钱。”

双古城是内蒙的一个乡，有一家
简陋的商店，我在店里买了两罐健力
宝，给了丽娟一个。我给她打开，她
喝了一口，不断地咂摸舌头，说：“这
东西好扎嗓子！”我们在店里转了转，
看到一种发卡，我给她买了，想到路
上不断擦汗，又给她买了一块手绢。

我们在她亲戚家住了一晚。晚
上，我和房东男人睡在东屋，听着窗
外初夏的杨树发出莎啦啦的响声，听
到屋后的湖水轻轻地拍岸。

第二天一早我们往回返，天热，
路远，走得很累。过一条沟的时候，
丽娟伸出手说：“拉我一把！”我把手
伸 过 去 ，丽 娟 忽 然 红 了 脸 ，摇 摇 头 ，
说：“你有媳妇，我不跟你拉！”我说：

“拉手又不是结婚。”丽娟说：“不结婚
就不能拉手。”我说：“好、好、好，你自
己过。”

黄昏时分我们回到残虎堡，第二
天一早丽娟来找我。她掏出一个手
绢包说：“我还你钱，一共是四块七毛
钱！”我说：“健力宝算我请你喝了，因
为我吃过你们家的饭，你把发卡和手
绢 的 钱 给 了 我 行 了 。”她 想 了 想 说 ：

“成！”
一晃 20 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丽

娟，每每感受到她的纯洁和美好。我
和她共同走过的那条路，我多么希望
能再走一回。

这么多年过去了，想必丽娟已经
是 拖 儿 带 女 的 人 了 ，在 茫 茫 的 人 海
中，多歧的世路中，她拉住的，定然是
一 双 相 亲 相 爱 的 手 ；岁 月 可 以 使 她
老，但她清纯的心永远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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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颂歌献给党喜迎二十大 颂歌献给党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说的彩
车，就是以汽车为载体，集电焊工、木工、
电工、工艺美术等为一体的一种文化活
动形式，和高跷、龙灯等传统文艺形式一
样，是元宵节里的重头戏。

朔县的彩车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十年
代末期，繁荣于八九十年代。新千年后，
随 着 科 技 的 进 步 ，彩 车 更 加 绚 丽 多 彩
了。然而，似乎也走进了一个不深不浅
的泥潭。

一

有资料说，彩车古已有之。它是我
国民间的一项重要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活
动。彩车也叫花车、彩船或花船。

彩车的产生是从人类运用火、发明
灯、制造灯具等发展而来的。《西京杂记》
记载：“汉高祖入咸阳宫，秦有青玉五枝
灯，高七尺五寸，下做蟠璃，口衔灯，燃则
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盈盈。”

唐代花灯盛况空前，京城“做灯轮高
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银，燃灯五万
盏，簇之如花树。”

宋代花灯发展到了高峰，样式千变
万化。《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宫廷扎
做灯山，有普贤、文殊菩萨骑狮子、白象
灯。”

明清花灯活动尤为盛行，样式变化
万千……

严格地说，古代的花车或花船和现
代的彩车不一样，但与现代的彩车的确
是有渊源的。

朔县人把制作彩车叫“绑”彩车。一
个“绑”字道出了彩车的前身。在文化大
革命的十年中，游街和游行是常见的两
种活动，又常常把汽车派上了用场。比
如 说 县 里 要 审 判 一 批“ 现 行 反 革 命 分
子”或刑事犯罪分子，为了壮大声势，事
先在汽车的马槽上用麻绳或者铁丝绑上
一块五合板，再覆上一条“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之类的白底黑字的标语，森森然
好不怕人，然后把犯人押在车上游街示
众。游行则是国家或地方遇有什么需要
庆祝之类的活动，在人山人海的群众队
伍前，往往需要汽车打头以壮声势。其
办法和游街类似，不同的是标语纸的颜
色由白纸换成了花红五绿的宣传纸，标
语的内容也都是一些紧跟形势的口号。

朔县最早用汽车做成的彩车是个什
么样子？我不知道，问了不少人也说不
出个子丑寅卯来。想一想大概也很简陋
吧，或许也是用麻绳和铁丝把展板绑上
去 的 吧 ，否 则 就 解 释 不 通“ 绑 彩 车 ”的

“绑”字了。

二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
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雁北十三县
之一的朔县，同样也步入了这个崭新的
时代。

到了 1984 年前后，朔县的汽车一下
子多了起来，尤其是工厂里的解放牌大
卡车。这为彩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不过，这毕竟是个基础，离花枝招展
的彩车还远着哩，再加上做成一辆彩车
是要花不少钱的，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单
位或工厂都能做起一辆彩车。说到这里
我 想 起 了 玛 钢 厂“ 绑 ”彩 车 的 一 些 情
景。

1987 年，朔县玛钢厂在尹志保厂长
的带领下，经济效益领全县二轻系统之
先，上缴的利税竟然超过了工业系统的
部分工厂。“绑”个彩车似乎也就不在话
下了。我记得彩车是在腊月十八九就开
始“绑”了。

玛钢厂除去玛钢工人外，还有全县
比较一流的车工、洗工、铆工、焊工、钳
工、木工、电工、补胎工等，因此“绑“彩车
仅从县一中聘请了一位叫杜维才的有名
气的美术老师就够了。

“绑”彩车先就是焊角钢架子，前后
左右各焊一扇，然后就分别固定在汽车
的四面。接下来就是在钢架子上安装展
板，那时还没有发明出喷绘机和聚氯乙
烯刻字机，展板上的每一个字或一个线
条都是人工先写下再刻出来然后才粘上
去的，十分费工的。展板上的文字和图
案做好后，电工就开始布线安灯了。其
时我在厂里化验室工作，被临时抽出来
给配电室于吉等师傅们帮忙，这个时候
已 离 元 宵 节 不 远 了 ，常 常 加 班 到 深 夜 。
灯安好后，就把柴油发电机固定在汽车
箱 里 ，然 后 接 上 电 唱 机 、话 筒 和 高 音 喇
叭，只听“叭”的一声脆响，唱机的开关开
啦，随着的便是高音喇叭里传出的殷秀
梅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希
望的田野上》等澎湃激荡的歌曲。至此，
彩车“绑”得也就快大功告成了，剩下的
只是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了。

三

彩车的整个造型是由美工设计的，
一 般 来 说 ，首 先 体 现 的 是 行 业 的 特 点 。
比如说，玛钢厂的彩车上，就有一座四米
多高的冲天炉耸立在那里，一面小红旗
在冲天炉的帽沿上迎风招展，前炉的出
水槽前，有一缕红绸在小鼓风机的吹动
下和灯光的照耀下，远远望去，宛如一股
股的铁水在奔流。其次是体现年轮的特
色，比如要是羊年，便会有三羊开泰之类
的 形 象 逼 真 的 立 体 造 型 。 无 论 哪 种 造
型，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彩车缓缓地行进
在大街上，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给人绚
丽多彩的感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正是计
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广告宣
传已开始引人注目，工商行业彩车的展
板上已开始在宣传自己的产品了，用心
之 精 、用 功 之 深 一 年 比 一 年 突 出 了 。
1990 年前，朔县的工厂还很多，彩车在造
型上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虽然说那个
时期还没有什么 LED 灯问世，大量的还
是靠红黄蓝绿的白炽灯泡在四路变速器
的交换下来吸引人们眼球的。然而，这
已经很不错了，照样是晃得男女老幼睁
不开眼睛。

与传统的文艺活动比，彩车不仅可
以展示一个单位的形象，还可以宣传自
己的产品。不但如此，如果舍得花钱，彩
车上还可以搞戏曲清唱和卡拉 OK，使之
成为流动的舞台，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
如果没钱或有钱舍不得花，就干脆放唱
片，而且各路名家的唱片都有，其效果同
样也是很好的。

四

朔县有元宵节期间文艺队拜年的习
俗，相比较下，秧歌队，狮子队，高跷队就
灵活一些，既可以轻松地到机关、工厂，
也可以自如地到居民住户的院子里。彩
车就没这个优势了，路远的地方去不了，
路不好走的地方也去不了，户家人家就
更去不成啦。可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彩
车有彩车的好处。

还得拿当年的玛钢厂来说事。玛钢
厂“绑”好彩车后，供销科长闫宝山师傅
自告奋勇当总指挥。闫师傅曾是机加工
车间的主任，为人豪爽大气，社会关系也
广，当总指挥再好不过了。闫师傅上任
后给我们二十几名执勤员工开会，郑重
其事地说：“弟兄们好好干，连皮不过一
礼拜，元宵节三天要在大街上好好地露
一露咱们玛钢人的脸蛋蛋。同时咱们还
要走出去拜年，保证让你们多抽几盒好
烟。”

“好！”
“那敢情好哇！”
“闫师傅，你说话可要算数儿啊！”员

工们纷纷说。
“那当然啦，你们到机工车间问问，

我闫宝山多会儿说话没算过数？”
身材高大的闫师傅，当年也就四十

出头，正值气吞万里如虎的壮年期，黄军
大衣一穿，“总指挥”红袖章一别，面对着
彩车的前方，口哨一吹，只听“唰”的一
声，他手里的两面小红旗高扬在彩车的
前方。彩车就要出厂门了。

看着闫师傅饱满而又严肃的神情，

厂里的人哈哈大笑了起来。笑过之后，
人们还是由衷地说：“不赖，真不赖！还
就得咱们宝山这样的派头哩。”

在闫师傅的带领下，我们的彩车不
辞劳苦，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给他们
拜年，一来带上全厂职工的问候，二来就
是为了获得一两条香烟和一包糖蛋儿。
于闫师傅来说，给“弟兄们”打闹烟火的
心情似乎更迫切一些。到了正月十八晚
上，我们每人从闫师傅的手里领到了牌
号不一的十六盒香烟和二斤多糖蛋儿，
人人脸上喜气洋洋的，跟上彩车跑得腰
酸和腿疼的事仿佛顷刻间化为了乌有。

如今想来历历在目，可惜闫师傅作
古已经十有五年了。

不仅玛钢厂的彩车是这样，凡有彩
车的单位也大致如此，都是要拜年的，即
使是为了“闹”香烟，收授的双方也都是
光明磊落的、大大方方的，没有什么见不
得人的事。

五

新千年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彩车
在造型的设计上趋于简约，追求时尚，八
九十年代的做法吃不开了，半个小时就
能生产出来的喷绘材料一个夜晚就能把
彩车的四面展板裹个严严实实，这是科
技进步在“绑”彩车过程中的直接应用，

“绑”一辆彩车不过是三五六天的事。
最 能 体 现 出 时 代 色 彩 的 要 数 声 、

光、电 的 运 用 了 。 彩 车 白 天 看 ，老 实 说
没 法 与 八 九 十 年 代 的 比 ，但 到 了 晚 上 ，
数字彩屏、LED 彩灯等把一辆辆彩车照
耀得犹如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旋转舞台，
看得人眼花缭乱，好像把人们带到了电
视 剧《西 游 记》里 的 东 海 龙 宫 一 样 美 奂
美 轮 。 高 低 音 兼 具 的 大 音 响 取 代 了 过
去 的 高 音 喇 叭 ，音 响 效 果 更 加 柔 和 、更
加立体化了。

然而，大概是物极必反吧，新千年以
后，“绑”彩车的价格连年上涨，少则几
万，多则十几万，乃至数十万，因此遭到
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质疑。质疑的有理，
以一辆造价十万元的彩车来说，制造商
连工带料不过四五万，剩下的那一半就
是各色人等的回扣了。近年来，反腐败
的力度一年大于一年，几乎所有的单位
都不敢“绑”什么彩车了，原因大家都心
照不宣，领导怕出问题。其实，只要没有
吃回扣的猫腻，彩车的造价并不会很高
的，况且，音响设备、发电机、彩屏等的寿
命并不是一两年，这些都是能反复利用
的。于是，有激进者说，“绑”什么烂彩
车，永远不“绑”才好呢；也有人说，还是

“绑”好，起码百姓还能看一看，你要知
道，吃不上彩车的回扣，人家还能吃别的
回扣呀，你不见有人去年把好端端的大
门拆了重盖的事吗？说的也有理，过错
并不在彩车的本身。

彩车能不能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一样地健康发展，给人们带来欢乐，给时
代留下记忆，给年俗增加光彩，看来还是
一件值得多多期待的事。

朔县年俗杂忆朔县年俗杂忆（（五十五十六六））

彩 车彩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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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儿 轻 轻 梳 理 雨 丝 ，窗 外 那 轻 快 的 乐 曲
挤 进 窗 户 ，一 股 子 清 新 绕 着 屋 子 跑 ，仿 佛 这
声 乐 走 进 了 心 里 ，躁 动 的 心 顷 刻 宁 静 ，与 尘
世 喧 闹 和 人 间 烟 火 无 瓜 葛 ，感 受 实 实 在 在 的
自我。

伫立窗前，几片黄叶随风雨飘落在地，不禁
想起春夏它们的绿来，为了活出自我而任凭狂
风暴雨或是烈日灼晒，坚守着对树的情义，为生
命里那份懂得而相依相伴。然而季节的风老去
它的容颜，劫走它的绿意。此情此境，莫名感悟
油然而生，人生要经历过多少风雨、坎坷，才会
在未来的路上坦然面对不同境况的困难和生离
死别？

阳台上的菊花，正迎着属于自己的大好时
光而开出喜悦，那扑鼻而来的花香，疑似故乡满
山坡的野菊；还有篱笆墙边的白菊、夕阳、童年、
乡音和狗叫声蜂拥而来，围着我深藏的乡愁。
山坡上那个采花的姑娘，还有童年的伙伴，那个

被父亲叫着丫头的女孩不情愿的嘟着小嘴走出
树林，“这孩子，贪心不足，都拿一大把花儿了还
噘着小嘴，丫头，做人要懂得满足”的话语一直
是我人生旅途所铭记的。

一场秋雨一场寒。一种冷袭来，抱紧胳膊，
我在想原野那些辞青的草木，在这瑟瑟秋风秋
雨中正在演绎的离别情景。红尘，多少聚散离
别；又有多少遇见和擦肩，亦如这寒露遇到的
雨，越来越瘦；又亦如这一季菊花和黄了的草
木，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生命或许就因为
来过，亦或曾经拥有过而美丽吧！

一场秋雨，让我空闲下来，想起桂花余香；
想起那个秋雨的码头，船和岸退出视线时，我的
梦想我懵懂的心留在了那里——一个别名叫桔
乡的地方，竹林，野花，沙滩，伞下的故事和诗
句，还在记忆里温暖着漂泊。

秋雨，引领我的思绪，驰骋在烟火人间数过
往、想未来，一遍又一遍。

秋雨里的思绪
●●罗学玲罗学玲

昨天，是四舅儿子东东结婚开喜门
的日子，至亲好友都去了，多年不见，都
倍感亲切。因为是开喜门的日子，不是
正式结婚的日子，所以，只有三四桌四舅
的亲友和朋友参加。饭菜是猪肉炖粉条
黄 糕 ，加 了 几 个 凉 菜 。 饭 菜 虽 简 单 ，但
是，多年不见的亲友们聚在一起，感到亲
切且热闹。

开喜门的酒席就设在四舅的家里，
四舅的房子非常漂亮。这是一处有三间
房子的小院，装扮得喜气盈盈。我们不
禁感慨四舅的人生迎来了春天。

四舅穿一件藕荷色上衣，“嘿嘿”地
笑着，满是褶皱的脸上堆着幸福的笑容，
给人们挨个发烟发糖。和四舅曾经一起
放羊的朋友小换仓打趣说四舅命好，从
一个放羊娃一下就成了有钱人了，看这
房子气派的！

坐在一旁的大舅说，哪有什么命好，
各共是共产党好！

一边坐着的三福长大爷说，就是，哪

有什么命好，他命好难道我也命好？我
穷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老了，还有工
资了。以前一年养一头牛，生了一个小
牛 ，喂 了 一 年 多 ，才 卖 了 1500 元 。 现
在 ，国 家 每 年 给 我 2500 元 呢 ！ 比 一 年
起 早 贪 黑 地 喂 一 头 牛 的 钱 还 多 ！ 爹 好
娘 好 不 如 共 产 党 好 ，我 爹 娘 早 死 了 ，谁
还管我？就共产党还管我，我就说共产
党好。

众人哈哈大笑。大舅接着说，就是，
多会儿也不说共产党赖，我那机械厂塌
了几十年了，我现在还能开上退休工资，
每个月四千多元呢，就是比妈亲。妈就
是活着，那也不可能一辈子养着你，月月
还给你四千元工资。

众亲友点头。众人寒暄期间，我妈
妈问她的交换姑姑，您也过得不赖哇！
交换姑姑已经是九十岁的高龄了，竟然
耳不聋，她点点头，用没牙的嘴说，我也
过得不赖，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这是
个真话，公家一年给我两千五，自己院里

种点菜，有吃的，公家给的钱还花不了。
大队还给每年检查身体，检查身体的时
候怕饿还给发饼饼吃呢！好，就是好，我
活这么老了，也不用给儿女添麻烦。

大舅说，看交换姑姑老了也不糊涂，
也知道谁对她好，众人又哈哈大笑！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众人一边喝酒吃菜一边寒暄，二两
酒下肚的四舅开始忆苦思甜。

四舅说咱这没爹的孩子，从小放羊，
老 了 ，赶 上 好 时 候 ，政 府 修 高 速 公 路 引
线 ，偏 巧 经 过 我 家 的 旧 房 子 ，给 了 赔 偿
款，还给了一套楼房，我一下子翻身了。

大舅 说 ，就 是 ，自 从 新 中 国 成 立 ，
国 家 就 像 开 了 喜 门 了 ，发 展 得 一 天 比
一 天 好 ，咱 日 子 也 是 一 天 比 一 天 好 ，不
是 国 家 发 展 得 好 ，哪 能 修 高 速 公 路 ，又

哪 能 轮 到 你 命 好 ？ 分 到 补 偿 款 ！ 像 咱
这 没 爹 的 孩 子 ，落 在 旧 社 会 ，还 不 是 讨
吃的命。

众人点头，说今天我们也是开喜门，
祝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祝东东小子日
后的生活越来越好，喜气冲天。众人站
起来，举杯共祝愿，感慨地说，国家好了，
每个人的命就都好了。

是啊！大家正感叹间，“红日升在东
方 ，其 大 道 满 霞 光 ，我 何 其 幸 生 于 你 怀
……”这时，三福长的手机铃声响了，《万
疆》的歌声响起，大家又哈哈大笑，这歌，
真是应景！

三福长一生过得穷苦，我小时候就
有耳闻，如今再见，别看是八十几岁了，
反而脸上比以前还光亮，可见其生活的
幸福！

众人好久不见，有说不完的话，诉
不完的情，曾经亲切的人依旧亲切，就是
都老了，不自觉地都感叹岁月如流！今
天借着东东开喜门的机会，有缘再次相
聚！真的是一种福分！

饭毕，大家再次举杯祝愿，“喜门开，
鸿福来”，愿我们的国家永远富裕昌盛，
愿每个人都永远命好！

开 喜 门
●●樊海霞樊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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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呀呀，打死你奶奶家了”

儿时，玩具是自制的，玩弹弓是
我和要好的玩伴最喜好、最多的课外
消遣。

有一年的秋末之际，我们在五表
大爷门前的河堤下部，从那层瓦灰色
的 、非 常 筋 道 的 胶 泥（我 们 叫“ 白 浆
泥”）层中，尽着我们的力气，掏出一
大块，拿回自家院里，再经过反复揣
揉，直至和成软硬适度、便于操作为
止。然后，揪出指肚大的一块放在手
心 ，双 手 反 复 搓 揉 ，抟 成 极 圆 的 泥
球 。 这些程序需要掌握的技巧也不
少，一是泥要和到，否则抟出的泥球在
干燥过程中容易开裂；再是，搓揉不到
位，泥球表面难以光滑、也易开裂。抟
好的大小均匀的泥球，经自然晾晒，直
至干透，这个过程也得在观察的同时
搅动，不然毒日头只晒泥球一面，也会
开裂的。接下来，在院子角落的僻静
处，用很小的铁铲，极有耐心地掏出口
面只能伸入拳头，下部极大的窑洞，我
们叫它“磬口坛坛”，再把干透的泥丸
放入洞里，这就是我们一冬天玩弹弓
的弹子了。这种弹子由于没有棱角，
在发射过程中，受风的阻力均匀，命中
率较其他的弹子高得多。

一 天 下 学 后 ，我 和 玩 伴 手 握 弹
弓，兜揣泥丸，漫无目的地悠游在街
上，游目四顾哪里有发挥弹弓作用的
机会。

有一户从口外回村不久的人家，
借住在一处破败的房院中，院落紧邻
大街，没有院墙，西南角的茅厕墙多
年无人修葺，仅余尺数高低。借住的
女主人个子极大，邋遢成性，我们从
街上走过时，她正好小便。她的姿式
实在不敢恭维：下身直立，弯倒上身，
撅着的臀腚向着大街，尺余高的茅厕
墙只能挡住她的小腿。当撅着的尻
腚映入我们的眼帘，正好给我们提供
了标的，恶作剧的念头不约而同的油
然而生，在悄声口令中，两颗弹子飞
向目标，无巧不巧的同时命中。当狼
咬住般的哀嚎声“啊——呀——呀，
打死你奶奶家了”进入耳中时，我们
拔腿便跑。女人手提裤腰奔命般的
追了上来，我们竭力地跑，女人没命
地追！想来平生为数有限的逃跑体
验莫过于此次所费的气力。

“怎还酸你爷爷哩！”

1970 年初中毕业后，父亲鉴于特
殊时期我的在校学习环境，一句“不
混哇，学（xiao)手哇”结束了我的在校

生涯，随父走上民间从艺的路，还听
到了我村一位不畏强暴、宁折不弯的
老者年轻时的故事。有一年，这位耿
直的 G 君（为叙事方便，权且这样称呼
这 位 长 者 吧），在 一 家 财 主 家 当“ 大
头”，大头一职专司田间的牛犋活，精
通耕、耩等犁耧耙耱的活计，这是农田
地里的技术活，精擅者更为难得，G 君
便是这样的人才。

这家财主为长工们准备的早晚
饭，是照得出人影子的稀饭。一天，
当这样的稀饭端到长工们面前的时
候，G 君突然煞有介事的哀声痛呼“哎
呀我的妈呀，您多会儿来的！”怪异的
腔调惊动了东家，近前探问“哪有你
妈哩”？G 君一手撩起上衣底襟模拟
擦 泪 ，一 手 指 着 稀 饭 ，哽 着 嗓 子 道 ：

“我从这里头照见她老人家了。”财主
意识到是在调侃自己，走也不是站也
不是地愣在当地。

财主吃饭时是不和长工们一起吃
的，但午饭的蒸笼中有一角是财主吃
的莜面，其余是长工们吃的高粱面，蒸
熟后端走莜面由财主享用。这种眼睁
睁的歧视令 G 君早已不忿，他暗中和
一位长工中比较敢于出头的姓 Z 的伙
计，约好惩治财主的具体步骤。当开
饭时蒸笼端起的一刹那，G 君一声口令

“Z 伙计啊，上”！两人同时动手将筷子
插入莜面底部，一下子全部掇到了自
己碗里，财主唯恐惹起长工们的骚动，
只能吃了哑巴亏。

中秋临近，按照惯例，东家们都
要按人头分给长工几个乃至十几个月
饼，也算是应时的福利吧。那时的月
饼，是农户们盘起的临时土烤炉（俗称

“鏊子”）自己加工的。G 君和他的同伴
们领到的月饼质量极差，难以入口。
他用细绳子把领到的几个月饼穿了起
来，到地里耕地时把月饼串挂在犁脚
上，张扬地走街过巷扛了出去，收工时
又扛了回来；然后从犁上摘下月饼串，
挂到长工们居住的矮屋的房梁上，手
提赶牲口的皮鞭，照着挂月饼的地方，
边抽边大声叫嚷“狗日的，你小哇是没
长大；你黑哇是父母遗传；你怎还酸你
爷爷哩”话后便是“啪啪”的甩鞭声。
几天来，叫嚷声伴着皮鞭的脆响，终于
使财主不得不出面，与 G 君柔声商量:

“兄弟啊，不用抽啦，拿回去让娃们吃
了 哇 。”听 到 的 是 揶 揄 的 回 应“ 哎 嗨
——东家，您老不知道，我娃们不缺个
这”话后又调头抽了起来。

就这样，G 君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胆
识，赢得了财主对长工们态度和待遇的
改善！

随 笔 二 则
●●张耀元张耀元


